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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后的尴尬

一转眼，高考落下帷幕，俞玲名落孙山，

志强榜上有名，他喜出望外，只有俞玲黯然泪

下。逐渐，两人情感显然从细微到粗线条的变

化，温度一下子降到了零度，感情当然破灭

了。

光阴似箭，志强于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毕

业了，接着应聘工作，他去了几家，都是“碰

壁”而告别，最后又找到一家，投了简历，这一

家是世界五百强大企业，总经理俞玲接到信

息，她愣了一下心想：原来是他……

俞玲眼前一幕幕，她像打开了五味瓶。

一周后，志强接到面试通知，面试结束

后，俞总经要见志强。

“你是……你是玲子，在这里工作？”志强

说。

话音未落，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玲子

说：“请进！”

小周进门说：“俞总，一个外企总监要见

你！”

“哦！稍等，去吧！”志强眼前愣住了，心里

想：原来她就是总经理

他眼睛闪烁出晶莹的泪花说：“玲子，我

……我对不住你……”话语也哽咽了。

“志强，你回去吧，等待听通知吧！我的

爱人在俄罗斯，刚回来有要事协商，我要与他

洽谈一下”

听完后，志强一下子也傻了，羞愧并尴尬

的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染红的嘴唇

兼政治课张校长，他仓促的走进教室说：

“同学们好！学生不要穿短裙儿、浓妆艳抹、美

甲、打口红等。太妖艳！男生也演反串了，当

然，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听完校长的开

场白，有的学生趴在桌下偷偷的笑了。

学生见校长一脸神态，只是纳闷儿。

这时，坐在最前桌的赵君站起来说：“校

长，你的嘴唇也打着口红呢？”校长一愣，脸唰

一下子像红布一样。

好半天，他才缓过神来，急忙用手一拭嘴

角儿，校长立刻成了三花脸儿，这时，一些学

生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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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云朵（组诗）

■（陕西）李勋

故乡的云朵

当一夜未合眼的星星

通过情断天涯那一枚瘦月

连线打来关切的电话

让睡不着的灯炮接听

思念开始抵达小村 一吐

这个季节秋云圆熟的心事

一片片会看天象的树叶

纷纷打着微笑的手势

点头试着接纳此时的冬天

正迎面下着一场贺春的白雪

你看从夜梦依稀中醒来的

一头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仍像当年站在熟悉的村口

教喊山的父亲把绣花的年轮

刻进那一棵皱纹深深的大树里

活现一部会展演的村史

奶奶还把一串串童年的往事

健旺甩往炊烟袅袅的山坡上

不一会儿就雅气地

堆码成一个时光想像的老人

只待那一天真情的太阳出来

和雪一样驮起故乡的云朵

去开采我们这一生显贵的绿水青山

接下来忙碌摊开岁月一地的富贵

别样乡音

在乡下筹办年节的当口

我看到低矮的平房都长高了

很多旧物件放进了年画

那位爱拿着竹竿和奶奶一起

在稻田看场的小二黑

把响亮的柳哨吹成了十月的经典

躲迷藏的斑竹

长大了变成了唱戏的花脸

杨柳婆娑的季节

柳姑成为河对岸春牛家的婆娘

把冬月剪成了好看的窗花

而烟雨早己溅入了泥土

受伤的爱情堆成了一座坟墓

陈年叠加的每一件物事

总在撞击的胸口涌动

除了简谱的二月

乡音不再是个简单调节的音符

长着思念根须的云朵

也在叫一个明月无尘的游子

于那个望乡的夜晚来弹奏它

月上寒秋

早读的清晨 总是

习惯让那道干裂的风

在城市的某个边缘撕个口子

让奔跑的速度慢下来

如同那时父亲走时

留下莫名的悲伤

几只鸟儿不紧不慢

在他熟悉的那块菜地上空

忧伤地盘旋了一会儿

流下几滴清亮蓝天的眼泪

当山雀们都难过地

把往事送走了

月亮不偏不斜

透过那栋瓦屋曾经熟悉的窗口

来探望我们

一路陪伴的月光

轻轻抓起温暖的被角

串上明亮的乡音

盖住发冷的寒秋

抚摸雪落的乡村

我坐在一块麦地上

抽穗故乡

童年在我的巴掌上

刻下一道很深刻的皱纹

早年在乡下抛洒过的

那些过于劳累的汗水

也变得有些甜味儿

它们头一次经太阳的蒸发

知道乡愁反正是回不去的

站在北风吹的那座城市

发现所有的思绪

都生成了一根根白发

月光下的老母亲

见白发苍苍的奶奶

一直找不到那条归乡的路

冬季既往不究

自个儿开始计划下雪

喊出山地上

早己踏过田块的牧马人

沿着当年那条出寨的小路

像野牛儿一路泪雨狂奔

总想抚摸那管阳春的笛声

抚摸一座雪落的乡村

月光清亮的乡愁

早就告诉你了

我们不再像传统的祖辈

听惯了土地的宣言

总是以劳作的每一滴汗水

来判断粮食的味道

其实那些云朵

纷纷从老家农舍出来

冬天 一片少女般纯洁的雪

从落下到融化

就是春天受孕的过程。

在乡村 许多事物

都开始了变化

树上青瘦的杨花

贴近天空舞蹈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翻耕出泥土的气息

星星站在儿时启明的山岗

喊醒睡意朦胧的一钩新月

下地挑起农活的担子

一一清亮着那时城市

分派给我们一些劳动的乡愁

我在这里想你
■（新疆）谷鸣

一只离岸很久的小船

在夜里也无法沉睡

被月亮照着

证明还是在水里

水里的事物无法复制

望上看上去

星空渺渺茫茫似人海

望下望下去

一浪还一浪水深无涯

月儿被浸泡得发白

月在水里水在想月

船在水里船在想水

多少年了 我在想你

只在有明月的水里

鱼肠
■（四川）耳东

疏忽和大意

从来都是傲慢与偏见的伴生物

王与公子皆不免俗

蕴含着寸短寸险的勇绝

问世之初便匿藏了锋芒

逆藏着凶险

美味绝非为了果腹

局外人伴随着劫难

透过你

选择身边人

并看清你自己

苍鹰搏击雄殿

惊不醒凤鲚梅花的香艳

逆理悖序

终究在匕现一刻

既品尝鱼炙的鲜美

也畅饮王的血

磨道
■（贵州）鲁雁

爷爷的那条小船

再也划不进

缭绕炊烟的港湾

泊在大山 泪涌的黄泉

雪夜 一棵风中的柿树

高过屋顶的悲哀

摇曳烛光的泪 凝结冰冷

父亲的心 瑟缩着

逝者灯灭 薪火相传

父亲举起

烙印爷爷掌纹的铁锤

打磨爷爷留下的光阴

春雷触摸大地

万顷绿风攀山越岭

我的选择是———

远方的召唤

一声破晓的鸣笛闪着星光

穿过山的胸膛

把故乡 拉成

遥远的明媚

最近，我有幸从川东北偏远的南充调到

省会成都工作，一个人孤零零地“成漂”，与亲

人，当然也与年迈的母亲，过上了“每周会”式

的动车生活。

时空是思想沉淀的隧道。

离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见母亲的时

间也越来越少了。夜深人静，每每想到满头银

发、寡言少语，一天天变老的母亲，她孤寂佝

偻的身影就在我眼前反复旋转，鼻子中就有

一股莫名的酸楚在漫无边际地汹涌，历历过

往哽咽在喉。

上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还在黄土地和冬

水田中自给自足。

故乡、老家、茅草屋……

穷！穷！穷！是我最全部的记忆，也是我

最深刻的童年。

年轻时的母亲一直以女强人的形象示

人，虽然她目不识丁，但却从不缺乏改变生活

的能力。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一家三口的

一日三餐是搁在母亲心中的头等大事，让她

几乎从年头焦虑到年尾。

由于母亲体质瘦弱，加之营养不济，我出

生没有几天就吸干了母亲的身体。在柴米油

盐都得靠指标供应的时代，对于这样的家庭

条件和家庭环境，我的口中根本就不可能留

存奶粉的味道。

无奈的母亲就地取材，将红苕淀粉加入

热腾腾的开水锅中，不断搅拌、不断稀释，

做成流汁状的红苕糊糊，替代了母乳和奶

粉。一餐、两餐、三餐……，一年、两年、

三年……，红苕糊糊占据了我全部的饥饿空

间，长此以往，只要我看到无盐无味的红苕

糊糊，就像看到白大褂手中的针头，饿了也

哭，吃了也哭。

南充的川北凉粉是享誉天府的一绝，母

亲做的红苕糊糊其实是改良了凉粉的做法。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充人，但直到现在我

都不吃那玩意儿！

母亲说，是长年累月的红苕糊糊把我的

味口伤了。

母亲把那个年代农村小孩都会经历的不

幸，归罪于自己身上，总觉得亏欠了我。她时

常念叨自己身体差，家里穷，一出生就没让我

吃饱，我是在哭哭啼啼中过完了襁袍生活。

后来，靠父亲一手漂亮的篾匠活，家境有

所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米、面、油、盐虽然不

宽裕，但也不太紧缺，只有吃肉却得逢年过节

或者等上一月两月。

我的童年，一年到头都在菜稀饭、苕稀

饭、绿豆稀饭、南瓜稀饭中渡过，平日里吃个

油挂面，煮个醪糟蛋，蒸个糖馍馍，烙个面馍，

都算是打牙祭。

母亲是巧妇，总是变着花样、想着法子让

我吃开心。最让我长记性的，是母亲做的火孔干

饭。母亲的火孔干饭种类繁多，有南瓜火孔干饭、

红苕火孔干饭、青菜火孔干饭、萝卜火孔干饭，当然

最好吃的还是腊肉火孔干饭。

母亲先把大米和红苕放入一囗锅中小火

慢煮，当大米煮至半熟后捞起一部分沥水备

用，再把四季豆、胡萝卜等蔬菜切丁，伴上佐

料放入另一口锅中翻炒入味，覆上已经沥干、

半熟的大米，垒实、压紧，用筷子插上密实的

通气孔，捂上盖子用文火慢慢烹，待到锅中的

火孔干饭香溢满屋时，另一口锅中的红苕稀饭

也熬好了。

母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只吃稀饭，不吃干

饭。说是稀饭，因为已经捞去了大部分大米，

其实就是清汤寡水、不见米粒的玻璃汤，几块

红苕在汤里清澈的飘荡。

母亲节约，她是故意把有限的口粮让给

我吃。

母爱无距离、无遮掩，直直白白、零零碎

碎地在柴米油盐、锅碗盆瓢的平凡中鲜活，透

明得毫无细节。而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中的一

波三折和生活上的自以为是，却把最亲最亲

的亲人漠然得难以提及、难以发现，与母亲甚

至在不知不觉中有些疏远。

我是多吃了母亲的那份口粮长大的。

母亲的火孔干饭成了我儿时最深最深的记

忆，也成了我现在最沉最沉的压力。

注院火孔———《四川方言词典》kong3< 动 >

一种烹饪方法，加少量水，盖紧锅盖，用微火

把食物焖熟。

母亲的火孔干饭
■（四川）张翼

我好不容易把疲劳的身体终于拖回了寝

室。

迫不及待地拿出一袋方便面，三下五除

二，撕开面袋，放面入碗，倒好调料，冲入开

水，盖上盖子，按捺心情，静待花开。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等待

泡面的时间就短短几分钟，既感觉煎熬撩人，

又感觉美滋滋。

掀开盖子，水蒸气夹杂着泡面的香味扑

面而来，眼镜被蒙上一层白雾，挥起袖子将眼

镜胡乱抹两下，抓起叉子，正准备风卷残云，

大快朵颐。

宋铁蛋拿着毛巾，端着盆子冲了进来，嘴

里还叫嚷着：“好香啊！大哥，请等一等，把第

一口留给我！”他说话还带着一副唱腔，让人

忍俊不禁。“喏！”我一边说着，一遍把叉子递

给铁蛋，香喷喷的面条和铁蛋的薄唇飞速摩

擦，发出“呲溜呲溜”让人不得不馋涎欲滴的

声音。

我终于接过叉子，搂紧面碗，叉起一叉

面，还没送到嘴边，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嘴下留面，好大哥！”珠珠同学俨然拯救被绑

架的人质的口吻大喝一声，一个箭步直冲过

来，差一点撞翻我心爱的面碗，赶紧一个尴尬

的急刹车。他用色迷迷的眼光死盯着香喷喷

的面，只拿余光瞟我一眼，嬉皮笑脸地说：“按

照周老的话说嘛，无需提醒，您请自觉！”居然

不嫌肉麻，还“您”上了！“好、好、好！”我一脸

无奈又无辜地将叉子递了过去，“我自觉、必

须自觉！”。珠珠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嘀嘀咕

咕：“这面太难吃咯！不信？我吃给你们看！”

瞧瞧珠珠那坏样，真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想冲

过去砸他几拳。

珠珠还算口下留情，留了多半。我暗自庆

幸，却不料悲剧才刚刚开始。没等我接过叉

子，飞飞、学霸、网管真是神兵天将，已经各就

其位，将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珠珠见势不妙，虽然满口余香，也顾不得

擦嘴漱口，现场直播要紧！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

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208 寝室第 311 届抢面

大赛。现在三位选手已经就位，第一位是……

老将飞飞同学，他已经……哦，天哪，三位选

手已经迫不及待，直接开始比赛了! 中央电视

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

的是 208 寝室第 311 届抢面大赛。抢面大赛

没有裁判，没有规则，反正，成则吃面，败则喝

汤！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请擦亮你雪亮的眼

睛，尽情地欣赏吧！看吧，比赛已经乱哄哄地

正式开始！瞧，飞飞同学用自带的筷子迅速夹

起一大口面，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网管

半路拦截，学霸坐收渔翁之利也大咬了一口。

看来，学霸是今天的一匹大黑马啊！”

208 的几位早已经前仰后合，泪花四溅。

真是乐极生悲啊！内乱未已，外敌又来犯。不

知道是我们肆无忌惮直冲云霄的笑声，还是

我的五谷道场番茄牛腩紫薯面的喷喷香气惹

的祸。

“大哥，我来也！”隔壁的发哥冲进来，一

脸坏笑，看看我，再看看我空荡荡滴汤不剩的

面碗，一阵狂野地“哈哈哈！”，把所有案犯狠

狠扫视一周，绝望透顶怒不可遏地扬长而去。

出门时还算没有失礼，回头冷冷地丢下一句：

“打扰了，不许送！”

隔壁寝室很快传出一阵阵狂笑。

珠珠眼疾手快，赶紧抢过我拿出来的五

谷道场番茄牛腩紫薯面，压低声音招呼大家：

“兄弟们，我提议，抽签排序，以免再引狼入室

哦。”

方便面，兄弟面，肯定是兄弟们最美好难

忘的青春记忆！

校园新苑

兄弟面
■ 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高一 4 班 钱睿祺

裂变后的尴尬
（外一篇）

■（内蒙古）清颇

小丽初中一毕业，就急慌慌从山沟跑出

来，去到南方一座大城市寻事做。她有几个姐

妹老早就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回来，一个个光

鲜亮丽，赛似明星，有的还把爹娘接到城里去。

小丽自信不比她们差，也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小丽找到一家宠物店做事，月薪两千多

元，可她很知足，这比在家刨土坷垃强远了。

上班才几天，小丽就大开眼界：来宠物店

的狗都金贵着哩，她听说最贵的一只狗要值

几十万，差点惊掉下巴！给狗剪个毛要一百，

比人理发都贵！有个少妇有次抱个狗来，说要

给狗刷牙，让她懵怔半天！她闹不懂，为什么

要给狗剪毛？为什么要给狗刷牙？

小丽就觉得宠物怪可怜的，失去自由了

不说，有的狗狗明明不喜欢洗澡，不喜欢穿

衣，不喜欢剪趾甲，主人偏要给它做这些事。

小丽常想，人是高兴了，狗却活得累！

有个中年男人来宠物店最勤，每次来不

花个千儿八百不撒手，每次都点名要小丽帮

忙。有几次小丽看见男人眼睛直勾勾盯着自

己，就心如撞鹿般，眼皮也抹搭下了。

终于有一次，男人不知怎么弄到小丽的

手机号，打电话问小丽愿不愿意跟他，男人

说，跟他三年，就送小丽一套房。小丽心乱如

麻，她知道，一套房在这里要值几百万，她还

知道，要得到这套房她要付出什么，小丽拿着

电话一时默不作声。

小丽把这事跟村里一个在外打工的姐妹

说了，姐妹劝小丽赶紧应下，并感叹道：“小丽

命忒好！”

接下来几个晚上，小丽烙烧饼似的睡不

着。她想到了宠物，虽然被人宠着，其实活得

不值！终于，她给男人发了个短信：“俺不想做

宠物！”

■（湖北）周晓文

宠物


